
看戲手記之霧中風景 (北京演出)                                欣之助 

小時候，冬日清晨上學，大霧封城是很常見的景象。老家既是山城，也叫霧

都。當年有一檔紅遍全市的情感欄目叫做《霧都夜話》的，好像在每週三晚首

播，嫋嫋的片頭曲傳出時，媽媽已經拿著毛線坐在沙發邊候著了。媽媽這個愛

好令我很無奈，我不喜歡電視畫外音那個滄桑感十足的大叔用方言做的旁白，

我想像著他故弄玄虛的醜惡嘴臉十分不快，可偏偏這種惡俗受主婦們追捧。有

什麼辦法呢。 

你看，一扯起淡來就有些刹不住車了。其實我想問的是，假如被漫天大霧吞

噬，你會期待看到怎樣的風景？ 

舒巷城給出的答案，用“往事”做了關鍵字。相同內質的人，總有相當的思想氣

場。名字美得像詩一般的香港作家舒巷城，忽然離我好近。 

想想看，這幅畫面真是美好又傷感，在氤氳的霧氣中依稀勾勒回憶的輪廓，再

用飽含深情的筆觸細緻描摹。可是，把平面的文字變成立體的演出，能不能在

肆意表達的同時，自如掌控鋪張開去的離情別緒，對於一位創作者來說，絕對

是不小的考驗。所以，我承認對《鯉魚門的霧》這個題目這個故事一見鍾情，

但又對用話劇的方式來詮釋充滿擔心。 

故事線索很簡單。土生土長的香港漁家子弟梁大貴，跟船出海飄蕩多年後回到

老家鯉魚門，卻發現物是人非，他在自身身份的迷失中糾結於對過去生活的追

思，最後只能丟盔棄甲，從想像中鎩羽而歸，直面陌生殘忍的現實。 

這部戲來自香港浪人劇場，很不錯的團隊。主創都是港人，對白也清一色粵

語。但是語言上的障礙完全不影響內心激起的共振——語言畢竟只是工具的一

種，舞臺上可以容納進更豐富的元素，比如肢體動作、面部表情，甚至只要演

員的一個眼神、一種口型，都可以瞬間打動看戲的人。 

最搶眼的道具是一張廉價的巨大的白色一次性桌布。進場時燈光雖然昏暗，但

一眼就能看到佔據了幾乎整個舞臺的塑膠布安靜的躺在那裡。一開始，只覺得

用這件道具來代表“霧”很合適。在接下來一個多鐘頭的演出中，才發現這張布

還另有玄妙，它也會幻化成起伏的“海浪”，在離人的殘歌中，在淒迷的月光

下，一漾一漾激蕩著推進劇情發展。 

一次性桌布變幻出的大霧與海浪中，還能看到很多有意思的點子，譬如不時跑

出來串場的萌貓、大海上盤旋嘶鳴的海鷗，以及搖著槳櫓渡海而來的漁村姑娘

——這些“角色”都由木偶師製作操控，配上恰到好處的背景樂，表現力真是不



遜于真人演員的。所以這個戲很重要的一個加分項就是舞美道具，劇組在這方

面的別具一心實在值得稱道。 

怎麼來形容三位主演呢？對於沒有親臨現場的人來說，絕對是無法體會到那種

酣暢淋漓的好。老實講，我只能聽懂極為有限的一點粵語。但是在開戲之後很

短的時間，我已經身陷戲中難以自拔，這雖然有字幕題詞的功勞，但是更多的

感謝是應該獻給演員的。這是一個悲劇的本子，或者說，整場戲悲情的成分遠

遠大於零星出現的插諢打科。悲劇是把美好的東西撕裂了給人看。準確傳達悲

傷比討好觀眾笑場的難度要大得多，因為它需要更深刻更專注的感悟，內化為

一種屬於自己的情緒，才能釋放出來感染別人。在劇終之後的主創交流階段，

主演之一的一位男生答問時講了一句話印象很深，他說在舞臺上的時候，我就

不是我了。抱著這樣的態度去做戲，還能有不成功的道理麼？ 

後來看劇評，有人說能看到這樣一部戲很講運氣。確實如此，雖然早在 08 年就

登陸過香港文學節的戲劇單元，但直到四年後的 2012 北京青戲節，才終於排出

了三場檔期與內地觀眾見面。回想起當日為看這部戲的一番體力折騰，真覺得

有些辛苦也很值了。 

一起看戲的朋友說，這是一部典型的巨蟹座話劇，因為從頭至尾彌漫的懷鄉的

憂傷。對人生的疑慮，對過去的緬懷，無法動彈的痛楚，無法解釋的悲哀，紛

紛從蒼茫大霧中襲來，無處藏身。 

我承認我被擊中了，竟然看到流淚。散場後跟朋友沿木馬劇場、今日美術館那

條背街邊逛邊聊，感慨“原來霧也是這麼傷感的存在”。 

九月的京城深夜，沒有霜華露重，日子雖不是可憐的“九月初三”，卻也相當美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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